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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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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下
素
顏
，
皎
白
勝
雪
，
冰
清
如
玉
，
意
態
出

塵
，
不
可
方
物
；
兼
且
渾
體
透
香
，
芳
濃
馥
郁
，
沁
人
欲
醉
；
其
色
其
姿
其

香
，
無
不
動
人
，
最
是
教
人
情
牽
者
，
在
於
不
過
一
現
眼
前
，
匆
匆
凋
謝
，

不
許
人
間
見
白
頭
。

短
短
一
趟
，
稍
縱
即
逝
，
想
一
睹
仙
姿
，
唯
憑
機
遇
。

曇
花
綻
放
，
其
實
早
有
暗
示
。
扁
平
的
葉
狀
枝
條
側
緣
凹
處
長
出
花
蕾

，
如
翠
潤
小
豆
，
漸
而
呈
長
筒
形
，
含
蓄
修
長
。
基
部
有
緋
色
裂
片
，
如
煙

火
爆
出
，
卻
又
凝
定
，
三
百
六
十
度
地
在
外
圍
呵
護
着
花
蕾
，
裂
片
纖
纖
，

起
了
點
綴
，
花
筒
因
之
白
裡
飛
紅
，
靜
中
見
動
。
長
筒
長
到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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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邊疆回到北京之後
，生活剛一安定，立刻恢復
了喝茶。母親就是喜歡喝茶
的，挺大的一個搪瓷缸子，
每天一早就放上茶葉（多是
北京人所喜歡的花茶），然

後開水一沏，再放上搪瓷蓋一悶（讀平聲），一
喝就是一天。此後續水三次，直到晚上，喃喃地
嘮叨三次 「沒味兒了」，這才戀戀不捨地倒去。
母親不是城市當中那些講究的文人，她的文章不
是高級綠茶悶出來的，而是火熱鬥爭的搪瓷缸子
裡用開水澆出來的。解放之初，她參加中央參觀
團進新疆，她既是隨團記者又是團員，經歷了某
種場合，王震剛說了些什麼，作為參觀團團長的
沈鈞儒回應了什麼，她馬上都寫進文章之中。這
給王震印象極深，十年之後給她回信還提及到此
。母親去新疆時留下一張照片，穿着一身解放軍
的軍裝，是到了新疆現發的，戴綠軍帽，天空上
太陽很熱，但她的心更燙，母親很適應周圍的一
切，所以寫起中央參觀團訪問新疆的文章，就是
倚馬可待的了。

茶葉最初我也沒有選擇，可以是北京人喜歡
的花茶，可以是南方的綠茶，也可以是雲南的沱
茶，只要濃郁，能幫助思考就行。後來旅行，我
去了蘇州，蘇州是我母親的故鄉，於是我喝到蘇
州最有名的碧螺春。蘇州作家陸文夫對我講述他
心目中的碧螺春。他說，先在茶杯中放進開水，
大半杯，然後把茶葉放進去，它們一根根在水中

直立着，芬芳也就在這時釋放出來。此情此景，我愛上它了。
此後不久我又來到杭州，我與《杭州日報》一位記者同遊龍井
村下的九溪十八澗。這是彎彎曲曲的一條小路，下雨遊可更好
。我發現在我們身後有人盯梢，是個女性。我們走得快，她也
走得快。我們走得慢，她也慢。我回頭仔細看其蹤影，她躲在
樹後，不見蹤影。我有些煩了，於是麻煩同行的女記者倒退幾
步，找上她問個究竟。女記者去了，最後回來講，那是位龍井
村中的茶婦，她就是龍井這個村子的，她從你的衣着上認定你
不是本地人，要我打聽你可願意買他們種的龍井茶。她還說她
的家就在前邊坡上，問你願不願意到她家裡看看茶葉。先每樣
嘗一點，然後按規格講價錢……我一聽就高興了，馬上說 「去
，去。咱們看看龍井茶農的生活，這比看風景還重要，它本身
就是風景……」

於是，我們相跟着去了，爬坡，進屋，每種茶葉嘗了一點
，然後討價還價。這當中，我稱呼記者 「小徐」，記者稱我
「老徐」，那農婦陡然高興了： 「啊，二位都姓徐啊，我孩子

他爸也姓徐，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價錢不再講了，我按最低
價給你們。北京的這位大哥，希望你能覺得好，它叫龍井，就
決不會騙人。明年這個時候，您來一封信，說您要哪種規格的
多少份量。我們接到信，就先把茶葉寄到北京——您喝了，覺
得好了，然後再把錢寄給我們就是了……」

我被茶農話語中的誠懇打動。回去一喝，覺得果然不錯。
於是此後每年定時與他們聯繫，於是這龍井就成為我喝的綠茶
中的首選。再往後，我與龍井徐家來往漸深，他每逢年節，總
是一早打電話祝賀，我連續動作慢了幾次，覺得歉然，於是便
也主動給他打電話。後來杭州樓外樓召飲，老闆問我杭州還有
哪些親友，我便把他的名字列在名單之上。他應邀赴宴時，主
動帶來一些自產的茶葉奉上，老闆也不客氣地嘗了，後稱 「果
然不錯。要不是我們有自己的茶葉產區，否則我們會直接進你
的茶來招待客人」云云。有老闆這番話，我與他的臉上就都有
光。

此後，我每年自備的龍井就都來自他家。其實，我每年接
到的茶葉饋贈不少，什麼品種都有，我什麼都嘗一點，但龍井
卻必然是其中主項。慢慢的，這已成為我們家的慣例，每年都
要寄一點錢過去，而我手中的龍井卻總喝不完。

龍，是華人心目中神
聖的圖騰。不論海內外炎
黃子孫，都視自己為龍的
傳人。節日喜慶，舞龍戲
獅已成傳統。在加拿大華
人聚居的幾個大城市，如

多倫多、溫哥華、蒙特利爾等，西人觀看龍的
表演也十分讚賞。剛過去的中秋節，位於大多
倫多地區的萬錦市（Markham），一條由幾千
名中西義工舞動的長龍，就吸引了大批民眾到
市府廣場圍觀欣賞，場面極為壯觀。

這條巨龍來自牠的故鄉中國，是廣東省中
山市贈給萬錦市的禮物，感謝萬錦市政府為紀
念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將一條新建的道路命
名為孫逸仙大道（Sun Yat-sen Ave.），同時
也慶祝萬錦加入加國新城市行列，以及與中山
締結為友好城市。

來自兩岸三地華人，都對國父孫中山深懷
敬意。位於多倫多東區唐人街的公園，矗立着
孫中山全身銅像供人瞻仰，一些社團禮堂也掛
有其肖像。加拿大城鎮的街道，隆重冠之一位
華人的姓名，屬首創。而在北美洲以孫中山的
名字命名道路，也是第一次，具有特別意義。
作為孫逸仙出生地的中山市，以長龍作為回贈
禮物，可說別出心裁。

這條威風凛凛的金色巨龍長五千五百米，
單是支撑它的鋁管就有一千五百一十五條，在
四千多名義工的合力協作下，終於舞動在加拿
大的大地上。龍騰人歡，在各級政要、社區名
人和健力士專員的見證下，一項新的最長舞龍
世界紀錄誕生了。它打破了二○○七年河南省
洛陽牡丹花節創造的五千零六十五米長龍舊紀
錄。聯邦移民部長康尼在講話中風趣地說，現
在這條龍已是加國公民了。

在巨龍躍動前，先舉行孫逸仙大道動土儀
式。該路位於即將興建的孟嘗閣長者大廈和護
理中心所在地。曾多次訪問中國的萬錦市長薛
家平道，孫中山是醫生出身，孟嘗閣的服務正
體現孫中山對人民的關懷和奉獻精神。專程而
來的中山市副市長表示，中山市人民為孫逸仙
大道的命名和建設感到振奮和驕傲，這是兩市
之間友誼和合作的標誌。

萬錦市是加國近年發展最快的城鎮之一，
南面與多倫多一路之隔。近年，IBM、微軟、
蘋果電腦等高科技公司相繼把加國總部設在這
裡，造就萬錦市建設日新月異，被譽為加拿大
科技之都。全市二十六萬多居民，華人約佔百
分之三十五。市政府努力與中國有關方面拓展
經貿關係。萬錦騰飛中山龍，相信會進一步推
動該市對外發展，加强中加兩國人民友好往
來。

一提到 「首都」，我會先
想到北京、巴黎那種繁華熱鬧
、車水馬龍、兩千萬人口的大
都市。然而，在我眼前的這座
舉世聞名的 「奧林匹克首都」
卻是一個平靜的，有些懶洋洋

的 「小鎮子」。雖然號稱瑞士的 「第四大城市」，
但它的人口只有十六萬。去洛桑前，我一直有個疑
問：想想看，作為全球七十億人的 「奧林匹克首都
」，它應該設在哪兒？第一選擇應該設在古奧林匹
克運動的故鄉──雅典，第二選擇可以留在國際奧
委會的創始地──巴黎。或者還有第三選擇：現代
奧運會的萌芽之地──英格蘭小鎮溫洛克。然而，
為什麼最後的選擇卻是這個瑞士的小城洛桑？

第一眼見到洛桑，實在看不出它與那個爭金奪
銀的體育大賽有什麼聯繫，它更像一個與世無爭的
世外桃源。倚坐在綠蔭環抱的山丘上，面對寬闊平
靜的日內瓦湖，遠望峰巒起伏的侏羅山和阿爾卑斯
山，這座古城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魅力。四至六層的
房子順着地勢高攀低就，淡黃色的石牆在陽光和樹
影中閃爍。紅瓦屋頂層層疊疊，沿着山坡逐級而上
，匯集到最高點──建於十三世紀的哥特式大教堂
。高聳的鐘塔映現在清澄、湛藍的天幕上，昂首挺
立，俯瞰着腳下的古城和遠處的湖光山色，伴着鐘
聲，朗朗吟唱。對於我這個來自香港 「石屎森林」
的人，洛桑簡直就是童話世界！

從我住的 「和平飯店」向東步行幾分鐘，就到
了著名的 「蒙萊博公園」。輕柔的秋風為樹梢染上
了赤、橙、黃、紫，樹蔭中央有一座古雅的小樓，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六七年，它是國際奧委會的總部
，是奧委會第一個固定的、正式的辦公地點。現代

奧林匹克運動的奠基人、國際奧委會主席顧拜丹
（Pierre de Coubertin）曾在這裡辦公和居住。
一九九三年，國際奧委會正式授予洛桑 「奧林匹克
首都」的稱號。現在它不單是國際奧委會的行政中
心，還是四十四個國際體育組織的總部和總會的所
在地，是名副其實的國際體育之都。

如想知道洛桑如何成為 「奧林匹克首都」，還
要從顧拜丹講起。顧拜丹是法國人，一八六三年出
生在巴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原本是一個熱衷於教
育改革的教師，認為體育運動對於國民教育和國家
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後來他受到英國社會教育改
革者布魯克斯醫生（William Brookes）的啟發，
傾盡全力和家產投身到一個更高的目標──復興奧
林匹克運動。在顧拜丹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一八九
四年國際奧委會在巴黎誕生。兩年之後，第一屆現
代奧運會在雅典開幕，十四個國家的運動員參加了
盛會，使中斷了近一千五百年的奧林匹克運動獲得
重生。

顧拜丹是傳播 「新奧林匹克精神」的火炬手。
他寄望通過體育競賽運動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
，從而推動世界和平。不過，他的美好夢想不時被
嚴酷的現實打斷。奧運會未能阻止戰爭，一九一四
年歐洲爆發了大戰。為了表明奧林匹克運動追求和
平的理念，顧拜丹於一九一五年將國際奧委會總部
由法國搬到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瑞士。這成為奧運
的一個歷史轉折點，由此確立和鞏固了國際奧委會
中立、和平的立場。洛桑，這座與法國一湖之隔的
小城從此成為全球億萬人的 「首都」。

儘管西方有些學者批評顧拜丹把體育競賽與和
平事業相結合的理念是緣木求魚，但不可否認的是
，正是在顧拜丹的堅持下， 「五環」成為推動世界

和平的一面旗幟。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會再次使
顧拜丹成為德國與英法之間的 「磨心」，他的 「中
立」面對嚴峻考驗。最終他放棄了他人生最後一次
參加奧運會的機會。翌年九月，在世界大戰的前夜
，這顆追求和平的 「奧運之星」在日內瓦隕落。洛
桑、巴黎和奧林匹亞三地於同一天為顧拜丹舉行了
隆重的悼念儀式。遵照他的遺囑，他沒有葉落歸根
回到法國，而是永遠留在洛桑，與他的祖國隔水相
望；他的心臟則送到希臘，與奧林匹亞古蹟朝夕相
伴。

在瑞士旅行的時候，我常想：倘若顧拜丹看到
今天的維多利亞港，他會選擇香港嗎？幾年前有學
者提出香港可成為 「中國的瑞士」。我不懂政治，
但從建築學的角度，從城市環境來看，香港完全是
瑞士的反面。在瑞士作建築師，一定不會感到那是
一個令人內疚的職業。我不敢說瑞士的月亮比香港
圓，但很明顯，我們看的月亮與他們看的不是同一
個面。瑞士的人口有七百五十萬，與香港相若。我
在瑞士六個大小城市中見到的手表首飾店，加在一
起也不如我在香港中環見到的多。不過，瑞士人有
四百七十間博物館，洛桑這個 「小鎮子」也有二十
三間博物館，香港人卻只有十六間博物館。旅行中
讓我感觸最深的，不是古老的哥特教堂和華麗的巴
洛克宮殿，而是無處不在的祥和氣氛。這種安詳平
和的景象在香港已不多見了。

洛桑沒有雅典的古希臘神廟，沒有巴黎的香榭
麗舍大道，沒有倫敦的白金漢宮，也沒有香港的摩
天大樓，但它為什麼能成為七十億人的 「首都」？
我回答不了這麼深奧的問題。有天傍晚，我回到飯
店房間，打開法式落地窗，涼爽的晚風飄進來，帶
着樹木花草的香氣；遠處，日內瓦湖掛在天上，對
岸的星星越聚越多……在那滲透到心靈的安寧中我
忽然想到：顧拜丹選擇洛桑的原因可能並非那麼深
奧，瑞士優美的自然環境與祥和的社會風氣不正是
他嚮往的和平景象嗎？倘若顧拜丹今天仍然活着，
倘若讓他再次選擇 「奧林匹克首都」，他會選哪兒
？我相信他還會選瑞士，還會選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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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載，中國內
地各級醫學院校每年
招錄醫學生近六十萬
，但最終只有約十萬
人能成為醫生。這一
現象造成大量人才浪
費，而農村地區卻至

少應配備普通科醫生六十萬名，目前只有七
點八萬人，實際缺口高達五十二萬人。

按照人口比例，內地醫生還存在很大缺
口。大批醫學生學成之後轉行，雖然原因很
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醫生培養體系落伍
，人才使用體系缺乏激勵動力。業內人士指
出，除了醫學本科招生氾濫；教學重基礎輕
臨床、重理論輕實踐；另一方面，未建立人
才流動機制。目前內地醫學系畢業生求職者
眾，醫療機構用人門檻愈來愈高。據了解，
一些市級以上醫院已不再錄用本科畢業生，
三甲醫院招聘門檻至少是博士。而在醫藥市
場如果碰到醫藥代理，問一下他的背景，很
多都是學醫的；這在外國同行看來不可思議
，他們的醫生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由此看來，最為迫切的還是對醫生培養
系統和使用系統進行改革，為轉行者正確導
航，使之能與培養目標接軌。否則，許多醫
學生寧可在大中城市扎堆，哪怕學非所用，
甚至放棄專業轉行，也不肯轉變觀念到鄉村
和基層社區當醫生。城市醫院拿紅包、回扣
成風，缺醫少藥的窮鄉僻壤自是無甚 「油水
」。

但是，假如社區衛生站和鄉鎮衛生院能
夠為基層醫生提供優惠條件，像對待大學生
村官一樣對待他們，想必許多醫學生就不會
轉行，而把鄉村和社區作為從業首選。因此

，地方需要出台相關優惠政策，吸引醫學生到他們那裡從業
。不僅要保證其有體面的工資待遇，還要為其培養、深造、
職稱評聘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鄉村和社區醫院思賢若渴，
才能留得住人才，醫學生到了那裡同樣可以一展身手。國家
每年培養六十萬醫學生的教育計劃才有意義。

今年五月，國家教育部、衛生部發表了《關於實施卓越
醫生教育培養計劃的意見》，強調 「十二五」醫改中要以
「卓越醫生改革」為核心，醫學生招生名額過多的省市、大

學，要縮減招生數量。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北京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著名醫改專家李玲表示，醫改推
進了多年，但仍顯諸多不合理現象的醫生培養體系還需 「大
改」。她和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育德都認為，內地
「廣種薄收」式的醫生培養模式應該改變， 「從病患利益出

發，醫生培養模式有必要轉為量少質優。」
內地的臨床醫學即西醫，說是 「臨床醫學」，在校前五

年卻 「不臨床」，後幾年才在醫院見習與實習，但由於課程
設置重理論輕臨床，結果連醫學博士的看病能力都不容
樂觀。

據國家衛生部《2011 年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表示
，去年底內地執業（助理）醫生已達二百四十六點六萬人，
佔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資料的全球第一；印度和美國約七十五
萬人，英國僅十六萬人。

人所周知，醫生是實踐的學科，如果靠 「大把地進、大
把地出」，沒有盡職盡責的好醫生帶領，沒有足夠的實習基
地，怎麼磨練出卓越醫生？不少醫學生抱怨畢業即失業，只
有轉行當醫藥代表、研究人員、教師或出國，更有醫學生哀
嘆自己入錯行。難怪醫學生轉行成風。


